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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比《天堂的孩子》，我更喜欢《小鞋子》这个译名，显得更含蓄而朴素，正如伊朗电影本身，总是不夹杂过多的情感渲染，也正似伊朗女子层叠的长袍和头巾，含蓄而深长。没有华丽的特效，后现代的拍摄手法，也没有奇幻跌宕的情节，甚至往往讲的只是一些生活的平淡琐事。如果抱着看好莱坞大片的心情去看伊朗电影，那么你绝不会被打动。 　　

生活的琐事便是国家的本质。

伊朗电影的调性和伊朗特殊的国家法律和政治分不开。这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，我们口中的穆斯林们，几乎每个人都是虔诚的，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，有自己的灵魂寄托，他们相信天堂，相信真主安拉，也相信因果报应。但他们也是愚昧的，伊朗法律规定男人可以取四个老婆，而没有包好头巾穿好长袍而露出脖子或脚踝的女子将被拘留，公交车上前面的座位只有男人可以坐，而即使是私家车，女人也只能坐后排的位子。这些赤裸裸的性别歧视，落后的观念，即使满地石油天然气却依旧落后的经济，让人感到压抑而愤懑。 　　

这份虔诚和愚昧，就决定了伊朗电影绝不会是让人喜悦的，轻松的，好比印度冗长的歌舞片，是因为贫困无聊的市民，希望电影越长越好，而歌舞的拍摄费用相对低廉。伊朗电影中那些窄小的房间，简陋的街道，粗糙的衣服，即使没有苦情的背景乐，仍能让人体会到何为“苦难”。从《谁能带我回家》里罢工不演电影的小女孩，《何处是我朋友家》中为了归还同学作业本孤身前行大山里的小男孩，到同是马基德导演的姐妹篇电影《天堂的颜色》中纯洁的盲童，他们的眼神，他们的执着，却都曾深深的留在我心里。 要说原因的话，因为这些作为电影主角的孩子们，从没在苦难里学会放弃和妥协，而恰恰相反，他们有自己小小的执念，即使渺茫，却在灰黑电影色调中让人看到希望。 　　

《小鞋子》里有一个标准的“伊朗式家庭”，父亲工作辛苦，母亲病重，襁褓的弟弟，家里经济拮据，拮据到交不起房租，买不起多的一双鞋。主角依旧是孩子，一对年幼上学的兄妹。伊朗的导演是聪明的，用最纯真的孩童的视角看最沉重的生活。但镜头中的孩子不是卑微的，没有用眼泪，乞讨,博取观众的同情心，他们只是用自己全部的力量去努力。机智的想出每天放学后在巷子里交换鞋子，去追因为不合脚掉到河里的鞋子，为了安慰妹妹把自动铅笔送给他，跟踪穿着一样鞋子的女孩，跟着父亲去富人区打理花园，为了拿到奖品球鞋报名参加跑步比赛，一次次练习跑步，在比赛中被撞倒后重新站起来追上前面的人.....从头到尾，他们都在努力。甚至这份努力不再仅仅是因为一双球鞋，而是努力与生活的苦难斗争，学会在苦难中微笑。 　　

当他们发现捡走妹妹球鞋的是家境同样贫寒的盲人女孩时，他们在墙角后面默默地对视，然后什么也没说，转身回家了。而后捡到妹妹的自动铅笔的盲人女孩把铅笔还给了她。两人都笑的很开心。体育课别的女孩因为穿着皮鞋跳远摔倒，老师说以后都要穿球鞋上课，本来因为羞愧缩着脚的妹妹偷偷地笑了。 　　

正是这些笑，让我们感受到苦难中生活的尊严，和未来改变它的可能性。 　　

少年之爱，不掺杂质，《小鞋子》中阿里一次次飞奔在幽转的小巷子里，零碎的音乐响起，和书包上下摆动的声音，破球鞋与地面的敲击声融为一体。无声而有声，朴素而珍贵，不抒情不廉价。留白一点，足以动人。


